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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4 月的一个

夜晚，一场纪念红军长

征胜利 60 周年的群众性

音乐会在我校举行。当

时弘毅楼这个位置还是

108 级的石梯，石梯上

站了 1500 名师生，他们

演出了著名的《黄河大

合唱》，全谱、四声部、

八首乐曲。或许现在看

来 1500 人并不多，但那

时全校也仅有 2000 名学

生。音乐会向社会开放，

有上万人观看，甚至还

请了武警战士维持秩序。

在众多的观众中，有一

个 10 岁的小男孩，完完

整整地看完了两个小时

的演出。他深受感染，

激动万分，由此萌生了

对我校的向往之情。

《黄河大合唱》的

成功演出轰动了全校、轰

动了乐山，在省内也有不

小的影响，但它的成功绝

非偶然。继主辅修、校县

结合教学改革之后，1995

年我校又推出了以素质教

育为核心的新一轮教学改

革，将艺术教育必修、选

修、辅修课程和丰富多彩

的学生课外艺术实践活动

相结合，全方位、多渠道

地开展艺术教育，使我校全体学生受到艺术熏陶，

综合素质得到提高。千人大合唱就是我校开展的

多次大型群众艺术实践活动之一，它将艺术教育

与思想政治教育完美地结合起来，这在全省高校

还是第一次。

当然，这些背后的故事都是小男孩所不知

道的。在他埋头读书，一步步从小学到中学，

从大学到研究生期间，我校艺术教育继续蓬勃

发展，1997 年获得第三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2000 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艺术教育先进

学校”。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更是结出了累累

硕果。《黄河大合唱》慷慨激昂、气势磅礴的

旋律也反复在我校回响。

当年的小男孩研究生毕业后，怀着始终如

一的向往入职了我校音乐学院。2015 年，在我

校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系列活动中，《黄河大合唱》再

次被唱响。当晚的多功能厅座无虚席，掌声雷

动，演出获得了校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这不

仅是一场演出，也是音乐学院探索将第二课堂

搬到排练和演出场地的一次大胆尝试。这次演

出，前期排练长达三个多月，19 年前的小男孩

也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他同音乐学院师生

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呈现了这场精彩纷

呈的音乐会，同时也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受

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6 年后的 2021 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我校举办了“礼赞新时代，永远跟

党走”万人大合唱活动。活动以红色歌曲传颂

红色故事，用唱响红歌的方式来歌颂党的历史，

《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又一次响彻校园。虽然

在活动过程中下起了雨，但是随着越来越大的

雨声，歌声也愈发嘹亮。在夏雨的浇灌下，万

名学子重温百年党史，传承革命精神，以昂然

的姿态表明为党献礼的决心。此时，当年的小

男孩也如每一位乐师人一样，成为了乐师故事

的讲述者，乐师历史的传承者，乐师发展的见

证者，乐师精神的弘扬者。

我校高等教育办学的 46 年，积淀着乐山

师范学院“弘毅自强，笃学践行”的文化基因，

也激荡着一代代乐师人“敢为人先，臻于至善”

的精神力量。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保持时不

我待的奋进姿态，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清醒，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斗罢艰险又出发”

的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全力以赴拼发展，

我们必能用实际行动书写乐师新的奇迹，奏响

乐师新的华美乐章。

我——就是当年的小男孩。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党委组织部）

啊！梦中的乐师，

我的母校、我的至爱，

我心中的太阳。

你坐落古嘉州西方，

大渡河、青衣江

在你门前流淌。

你远眺峨眉仙山，

近披大佛金光。

你初名川南师范学校，

早早就在巴蜀名杨。

“学高为师，师正为范”，

是你的宗旨、你的榜样。

梦中的乐师，我的母校、我的至爱，

我心中的太阳。

1960 年，我们投入你怀抱，

从此一生结下永恒的情商。

忘不了啊，

松柏楼旁浑厚的钟声，

梅庄小园清新的花香。

忘不了啊，

那参天的桢楠，

那宽敞的饭堂，

那明亮的教室，

那温馨的宿舍，

永远嵌刻在我心上。

啊！梦中的乐师，

我的母校、我的至爱，

我心中的太阳。

命途多舛，恰逢灾荒，

我们失去了球篮操场。

汗与血、我们耕田种地，

换来了红薯、稻谷和麦浪；

生物课，我们培育了人造蛋白、

肉精、小球藻；

历史课，我们懂得了“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 的意义与担当。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孟圣人的教诲使我们更加刚强。

当步入 " 传道、授业、解惑 "

的讲台，

我们倍感教师的责任与荣光。

啊！梦中的乐师，

我的母校、我的至爱，

我心中的太阳。

你已发展壮大成本科师院，你已从乐山

走向四川、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你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祝你永远、永远桃李芬芳！

（作者系乐山师范学校中师 63 级 1 班校友）

一天上午，我从网络上

查读到西华师大文学院研究

生葛付柳的文章——《缅怀

我的已故导师程瑞钊先生》，

方知大学时教我们古典文学

的程瑞钊先生，已于 2003 年

12 月 8 日因病不幸去世。读

着师弟葛付柳的文章，恩师

程瑞钊先生对我的教育、帮

助和关怀的一件件往事，不

禁久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程瑞钊老师是 1986 年研

究生毕业后到乐山师范学院

（原乐山师专）中文系工作的。

当时他教授我们的古代文学

唐宋文学部分。至今想起来，

程老师讲的课，不论是一首

小诗、小词，还是一首长诗、

一篇散文，总是引经据典，

洋洋洒洒。很多时候，他讲

课不光是介绍他人的观点和

研究成果，更多的是讲授他

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成果。讲北宋大词人柳永的词时，

他还把已正式发表的论文带到教室来给我们看，讲

给我们听。多次聆听了程老师的课，我终于明白：

作为一位教师，不能总是“吃别人嚼过的馍”，当

简单的“传声筒”，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努力地深入地钻研教材，研究学生，才能传达自己

的声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记得有一天晚上，程老师举办以“读书”为主

题的讲座。他结合自己几十年来的治学经验，针对

我们乐师（原师专）学生的实际，从如何选书，到

怎样读书，再到怎样正确处理专业学习与课外阅读

的矛盾、主攻方面与全面发展的矛盾、专业务本与

广泛兴趣的矛盾等，一一讲来，滔滔如河。他的精

彩演讲，生动活泼，娓娓动听，使我们克服了在大

学读书问题上的盲目性，犹如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演讲完后，程老师还让我们领了一份题为《漫谈读

书》的讲稿。这份讲稿，有 26 页，约 2 万字，虽然

现今纸已泛黄，但我视之如家宝，一直珍藏在写字

台上。他的“精读法”“泛读法”“借助于目录、

索引与集评”“手边必备字典辞书与笔记卡片”“理

解记忆与再创造”等读书方法，对我的影响是很大

的。大学毕业二十多年来，我当过教师，做过记者，

搞过理论工作。我的讲稿、习作、调研文章和教材

里，有许多地方都能找得到这些读书方法的影子。

我的随笔《从“三余”谈起》，还引用了程老师在《漫

谈读书》里介绍的惜时方法和经验：“开源、节流、

高效”。在《学会“抄”》一文中，也引用了程老

师的治学方法：“理解、记忆与再创造”。由此可见，

程老师的治学理念和精神对我的深刻影响。

还记得毕业离校之前，我请程老师赠言。坐在

藤椅上的程老师急忙起身，扶了扶眼镜，仔细地端

详着我，伸手帮我理过带皱的衣领，然后坐下，快

速地翻看同学和其他老师的赠言，又抬起头来，面

带慈祥的微笑，蔼然可亲地看着我，好像要说什么，

但终于没有说，只是提笔在笔记本上快速地写下了

两行字：“你与世无争，便没有谁能与你相争。”

他把我送出门时，眼里闪着希望的光芒，勉励说：

“你去吧，要好好努力哟！”我的眼里蓦然噙满了

泪水，点头回答：“程老师，你说的、写的，我都

记住了，我会努力的。”二十多年来，程老师的赠

言，就像母亲的教诲，一直勉励着我，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无争”名，不夺利，不出风头，不论

地位，踏踏实实地工作，默默地战斗，一步一个脚

印地前进。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拟出版一本散文随笔集，

想请已经博士研究生毕业调到南充师院工作的程老

师帮我修改稿本，指导指导。程老师热情地认真地

帮我修改，并指出一些字、词之间的细微差别。我

收到清样后看到，只有 600 多字的已经发表过的短

文《爸爸的眼镜》，竟然修改了 16 处。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五月的黄茅埂》，原稿写黄茅埂五月的索

玛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显然

是借用了朱自清散文《春》里的句子。程老师认为

这比喻太旧太陈，没有

新意，便帮我修改为：

“红的像战地的旗，粉

的像新娘的脸，白的像

酥软的奶油。”这一改，

不但从视觉上写，而且

从触觉上写，非常新颖，

文章也陡然增色。后来，

由于经费迟迟没有落

实，我的文集也没有及时出版，但程老师的热情为人、

严谨作风、无私提携弟子的精神，真令我终生难忘啊。

值得欣慰是，我的拙著《滴水润苗》一书，终

于在 2008 年底交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该书便收

入了包括《爸爸的眼镜》《五月的黄茅埂》等经程

老师亲手修改过的几篇习作。虽然如今程老师已去

世 20 余年，但先生之风，不仅会永远地珍存在我心

底里，而且会长久地流淌在我的文稿中。  

（作者系 1988 届乐山师范学院（原乐山师专）

中文系校友）

大学光影四载，美好而仓促，给我留下太多记

忆了，总想写点字句来纪念一下这段不复返的岁月。

掸去书尘重拾阅，在我的青春里，很多的幸福都发

生在这座秀美的乐山师范学院之中。

我是广东潮汕人，师院位于祖国的西南侧，对

我来说却是西北侧。2012 年的我拉着 28 寸的行李

箱，乘坐了 40 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才抵达大学殿堂。

初次来到师院，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油泼热辣的川

菜、雾重霾深的天气、拾阶而上让人直喘气的百步

梯，当然还有质朴的风土人情。汪曾祺先生曾道，

他希望在普通人的身上看出人的价值、人的诗意、

人的美。我在乐山求学路上，除了学习专业知识，

还汲取了人文感知，热爱祖国的巍巍高山与滚滚江

河。

武珈山上起伏连绵的记忆

当时我住的男生寝室在武珈山，上课教室在行

知楼或者弘毅楼，寝室与教学楼之间是坡与坡、阶

梯与阶梯相连。好在上下坡的路上绿树成荫，不至

于热得气喘吁吁。在武珈山去行知楼的路上，经过

一座天桥之后要上一个慢坡，坡的左侧是向马路倾

斜的细竹，右侧是爬满了绿藤的院墙，我们对这道

风景怡人的慢坡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这一路上承载

了太多的欢声笑语，步履匆匆地奔向教室，又一哄

而散地各自觅食。

许多人大学美满的一部分来自大学恋情，也包

括我。我的恋人住在百果苑，我住武珈山，每次去

找她，这一路上要辗转上下好几个阶梯，我们常常

笑称这是异地恋。那时候是穷书生，谈恋爱的经历

比较纯真，一起学习、考证、考试，空了就到海棠

公园或者绿心路走走，大城里的车水马龙霓虹万千

也许并不罕见，但“森林在城市中，城市在山水中”

是乐山独一份的。最熟悉的就是师院后门沿街的店

铺、作坊和摊子，到现在我还能清楚的描绘出这些

店铺。往事并不如烟，这里的每一处不仅贩卖着商

铺和食物，也承载我们的青春物语。毕业之后我曾

多次回访母校，在校园里闲走，重拾书声琅琅，回

味美食饕餮。

雅安地震 唤起了家国情怀

2013 年 4 月 20 日早八点，正值周末睡意正酣，

忽然地动山摇，没经历过地震的学生还恍惚不知何

事，川籍的室友大喊一声：地震了，大家快跑。顿

时大家衣服都来不及穿，从床上跳下，往楼下宽阔

的地方跑去。那时我在逃跑的时候不知道害怕，等

跑到楼下宽阔地带的时候，双腿在不由自主地抖动，

警报声、哭声、广播和教务人员的指挥声夹杂在一

起，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早晨。余震连连，许多心

理素质较差的同学感到十分恐惧，有的连夜买票回

家，休学了一段时间才缓过神来，而经历过汶川大

地震的同学则显得比较坚强，鼓励和安慰周遭的外

籍同学。万幸的是，在学校在经历过汶川大地震之

后，定期进行地震逃生大演练，全校师生没有重大

伤亡。

4 月 27 日为“4·20”雅安地震全省哀悼日，

四川省停止公共娱乐活动，8 时 2 分起，全省人民

默哀 3 分钟。那天清晨我们班原本没有课可以睡懒

觉，作为班长的我要求每位同学必须到教室参与默

哀，届时汽车、船舶鸣笛，防空警报鸣响，我们班

近 60 位同学无一人缺席。那也是我第一次经历重

大天灾，感受到生命的可贵，也感受到了中华儿女

血脉相连的感情。之后，全国勠力同心地开展了雅

安震后重建工作，师院也启动了学生震后心理健康

建设，雅安地震的话题在好长一段时间里牵动着每

一个人的心。

南粤人赴川求学的二三趣事

在师院里也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四川虽然不算

北方，但是在我和川籍同学身上就有很多南北差异。

比如说广东人把洗澡叫“冲凉”，每天都要冲洗身子，

我把这个习惯带到了四川，四川和北方的同学就感

到十分不解，为何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的，你每天都

要去大澡堂呢？这“南北差异”还体现在饮食方面：

每次课后吃饭或者聚会聚餐，一桌人各自点一个菜

凑成一桌菜，那么我肯定是点汤的那位，不然汤就

不是必点的菜了。我在南方吃饭，饭桌上汤是必不

可少的，而且讲究饭前饭后一碗汤。同学们就疑惑

了，饭前先喝一碗汤，还有胃口吃饭么？我回他，

我们广东人喝汤开胃哩。还有一位河北的同学，连

续吃了几个月的米饭之后，有一次突然在饭桌子大

喊一声：“我受不了，好想吃大馒头！”于是拍案

而起找馒头吃去了。

人生步履不停 情怀依旧深

俗话说入乡随俗，在四川这种无辣不欢的地方，

不吃辣或者吃不了辣，是很吃亏滴。好在大学四年

把我这原本滴辣不沾的广东人也同化了。学校旁边

的劲味干锅、重庆鱼火锅、美丽豆汤饭、李米线等

等专属师院的美味，我从开始的不爱吃到现在的回

味无穷，常常想着吃，也正好印证了那句“食在四川、

味在乐山”。

忘不了师院的美食，更忘不了师院的师生情。

12 级新闻班的同窗好友已经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

莘莘学子携手走过的那些日子，欢乐与感动总是满

怀。男八幢 412 的室友也大多成家立业，我心爱的

汉本班的姑娘如今也跟着我回到广东，在深圳从事

教师工作，并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我的太太。说起乐

山师范学院，我常怀感恩之心，胡春秀老师是我们

专业任课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之余更教会了我治学

的严谨，毕业之后也亦师亦友，给予了我很多教导

和关怀；杨晓军老师近年远赴广州暨南大学读博，

也相聚甚欢；师院的许多老师教导我志存高远，而

立之年的我昼工夜读，考上了天津大学的研究生，

任志萍院长、彭杨书记、丁敏娜处长以及其他相识

的老师分别发来祝贺，告勉我步履不停开拓进取；

有太多的师生情数不尽道不清……这一路走来总是

与师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始终牵挂着母校的

发展和乐师人的安好。

（作者系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2 级新闻学专业

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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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的乐师

张欲玉

我的大学  我们的青春

余忠义

学生助理编辑

    校园风光      素描  余亚军（美术与设计学院 2017 级环艺专业）


